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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的时代责任!下"

! 傅 莹

21世纪中国智库
的责任
那么，应该怎么看待中国智库

的时代责任？
中国在智库建设上是后来者，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就
有重谋士、用智囊的传统，但是古代
的幕僚是单向服务，没有社会公共
属性。在现代智库发展上，中国和其
他新兴国家与传统的西方国家之间
的差距是比较大的，像英国的皇家
国际问题研究所（!"#$"#% &'()*）
是 +,-.年成立的，有 ,.多年的历
史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前

身———政府研究所是 +,+/ 年成立
的。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国在全
球智库分布中排第二名，有 0-,个
智库，而美国拥有 +1-2个智库，是
中国的四倍。在前 3.个顶级智库
中，中国只有三家。在报告中提到
的最具创新性政策建议、最佳利用
互联网和社会媒体、最佳利用多媒
体技术、最佳对外关系与公众参与
等项目的全球排名中，则没有中国
智库。
当然，这份报告并不能完全反

映中国的情况。中国智库对政府决
策和社会思潮的引领已经在发挥很
大的作用，国际评估难免受到语言
和渠道的限制。但中国智库在国际
化上确实有提高的空间。
现在，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

处在较快发展的过程中，外交课题
多，政策需求大。而且我们是在一个
成熟的国际环境中成长，可以学习
和汲取的知识及经验很丰富。应该
说，现在是中国智库成长的难得机
会。
关于如何加强智库与决策的关

系，我想到这么几点：
一是智库要与决策机构建立起

良好的互动关系! 中国学者研究国
际课题，不能脱离时代主题，不能脱
离政策需求的轨道。

宾州大学的智库专家詹姆斯·
麦甘（4#%*) 567899）博士（他牵头
做了《-.+-年全球智库报告》）来北
京时，我向他请教智库与政府的关
系。他认为，智库的目的是服务于决
策需求，如果智库的思想产品不能
解决决策中遇到的问题，不能为决
策所用，就不是成功的。

中国智库建设还在逐渐成熟的
过程中，如何能更好地为决策提供
智力支撑和培养优秀人才，都是需
要不断摸索和提高的。有人要问，智
库如何才能知道有什么决策需求？
确实，这是一种供求关系，牵动供应
的是需求，决策部门需要向智库提
供需求提示，并且及时提供相关的
信息资料，联系群众。党的 +1大报
告再次强调，要发挥思想库的作用，
中国智库的发展对于实现科学决
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的目标至
关重要。
智库需要有政策服务意识。智

库的独立思考要具有建设性，包括
批评，目的是为了使决策更加准确。
智库不可能总是唱赞歌，看得到问
题才能提出改进的建议。但是目的
性很重要，因此智库要坚持正确的
政治方向，要有更多的冷静思考和
平衡观点。

二是中国智库要聚焦中国在国

际问题上面临的重大课题! 对中国
这样一个初登世界舞台的国家来
说，需要解决的理论和操作问题非
常多。
例如，如何确定中国在世界上

的时代方位？中国的自我认知是地
区大国并且将发展成世界级大国，
谈世界排位的时候中国应更多考虑
人均收入和自身面临的发展挑战。
而国际上普遍以世界大国看待和期
待中国。我们的智库需要在这个问
题上提出国内外都能接受的观点，
至少要推动在国内形成社会共识，
在此基础上才能构建相应的大国战
略和大国外交理论。
习近平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的

加州会晤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对建
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和主

张，即将举行的中美战略对话将重
点落实两国领导人会晤共识。“新
型大国关系”指的是中国在成长发
展的过程中，要与美国这个传统的
超强国家之间确保以和平交往、对
话合作为关系主导面，即便竞争也
是非对抗性的。能否成功构建“中
美新型大国关系”涉及未来中国国
际战略的方向，这将是个长期和艰
难的磨合过程。美国有霸权的惯
性，调整会有难度；中国缺乏做影
响国际事务的世界大国的历史经
验，学习需要时间。在这方面智库
可以先行一步。

三是智库要坚持自己的公共

属性和社会责任"提高向中国社会

乃至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能

力! 最近出国访问或与来访的外国
人士交谈，我感觉到外界一方面对
中国有信息饥渴，希望多听到中国
的声音，尤其关注中国的经济政策
和发展动向；另外一方面关于中国
的偏见和误导性资讯很多。这当然
有意识形态分歧的因素，也有中国
如何更多更好提供国际信息的问
题，中国需要增强塑造自身形象的
能力，在这方面中国智库确实可以
多做多说。

例如在中国国际责任问题上，
外界有很多议论和期待。但是中国
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有自己的外
交理念和原则，不赞成干涉内政。而
传统的大国对此往往缺乏了解，也
不认同，甚至认为中国在承担责任
上“挑肥拣瘦”。中国智库可以多向
外界介绍中国的行为模式和原则。
增进国际了解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发
挥国际责任，而促进国际了解的过
程也有利于中国智库树立自己独特
的国际地位和形象。

目前中国智库在世界上的声音
还是比较稚嫩的，实力和人才都在
成长的过程中。社会对智库要多几
分宽容，对智库的思想产品要给予
尊重和价值上的认可。产品有价，思
想产品价更高。当然智库不可能走
商业化的道路，智库里面有好书万
册，却不可能有银山万座。
做智库是寂寞的，若非心静如

水，恐怕很难深做学问。《读书》-.+2
年第五期刊登了王英的文章“一个
人的阁楼”，写的是叶嘉莹。这是位
在加拿大教中国古典文学的教授，
现在 1.多岁了，退休后仍然在大学
图书馆里的一个小工作室里潜心研
究古典诗歌。文中讲到，在当今商业
气息主导的年代，能保持清净之心
钻研，实属难得。老人之所以有如此
心态，也是经历了许多、看淡了许多
的缘故。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如何以中
国自身历史文化和政治思想为基
础，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独树一帜，
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建
立中国的大国外交理论，需要相当
的耐心、耐性和耐力。我们中国的
智库，尤其大学智库，一定不能浮
躁，不能人云亦云。可能也需要拿
出一些时间在“一个人的阁楼里”
好好研究一些理论和历史，积淀知
识和思考，在此基础上，再去外面
跑一跑，汲取资讯，了解政策和决
策需求。
我真心期待，也相信，中国的智

库能有大发展。现在我们的国家不
仅已经跻身于世界之林，而且长成
了林中的大树，这里必然有中国智
库的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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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近乎疯癫地游走在冰冷的大街
上，感到那么无助、那么茫然、那么渺小，如同
一片飘飞的落叶。蓦然，一辆白色小车停在
了我面前。就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猛然见
到亲人，趴在白云怀里的我，嘤嘤啜泣。白云
把我带到金海湾最高档的、唯一一家有乐队
伴奏的、名字叫“雕刻时光”的酒吧。
单间的灯光很暗淡，音乐很缥缈，环境很

雅致。尽管我知道白云早发现了江
河的堕落，但我一直没告诉她我也
知道。她不说是不愿让我痛苦，我不
说是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说来，我
很惊奇她对人和事的认知能力。我
与田野恋爱，她评价不适合，结果我
们离异。我与江河在一起，她评价他
靠不住，不幸又被她言中。但实在撑
不下去了，伪装已久的面具再也挂
不住了，我终于敞开心扉开始倾诉。
到此时才发觉，痛苦到极致时能有
人倾听也是一种福气。
“天下乌鸦也不是一般黑的，还

是好男人多———田野就是其中一个
呀，所有拈花惹草的事与他绝缘
啊！”我说。
“悔青肠子了吧？你呀你，当初劝你不要离

你愣不听，可如果现在离开江河，你焉知将来
一定不后悔？人啊，总是不满现实而把希望寄
托在未来。但假设把未来一一呈现到面前，未
必就那么渴望得到它。因为现在正是过去渴望
的未来。过去终结于现在，未来开始于现在，就
让我们踏踏实实走好现在的每一步好吗？”望
着白云那充满期待的眼睛，我郑重地点点头。
第二天中午，白云把我和江河约到金湖酒

店一小雅间。江河当着白云的面对我说：“小
雅，千错万错都是我错，以后你要我怎样我就
怎样，只求你别再提离婚，我纵有千般不是，可
是我真心爱这个家呀，我对待丈人丈母娘比我
对亲生父母还亲呀，对甜甜我也是比亲生女儿
还爱呀，不要让我们这个家破碎吧！”
江河祈谅地望着我，他似乎一夜没睡，面

容有些苍白和憔悴。“我向你保证。”“你做过
一千个保证了。”“这是最后一个。”

白云在一旁说：“好！那就看你的了，这
回你可要好好表现，如果你胆敢再让小雅伤

心，第一个饶不了你的就是我白云！”
为挽救这个浪子，为挽救这个风雨飘摇

的家，我采纳了白云的建议，向秀嘉预定了一
套商业街门市房，半年后交付使用。然后马不
停蹄地进行最后一阶段的跑外生意。为了在
我离开的日子，排遣他的寂寞，充实他的生
活，我给他买上了电脑，希望他能重新拾起他
的诗歌创作。
江河变得好乖哦！乖得快变成一个宅男
啦！他每天按时上班，按时下班，下班
后不是做家务就是上楼学习，尤其我
在家时，边教我打字边给我阅读他的
新诗，两人的双眸时不时在空中交
织，深情而笃定，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在心头。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行
走，我的心里在唱歌———随着岁月的
流逝，我明白自己不再向往轰轰烈
烈，更想要一份平平淡淡的温情和从
从容容的忠诚。

三个多月的时光在这种悠闲、和
美、太平的氛围中静静流过。

天色幽暗，汽车在高速路上奔
驰，雨滴敲击着车窗。

当我打的来到楼下时，推开车门
的第一个动作是抬头向二楼窗户望去，想象
中的那盏灯没有燃亮。
下着雨，他能去哪儿呢？打电话询问，没

有。时钟指向十点，实在按捺不住，打他电话，
关机。他一夜未归，我一夜无眠！
好容易熬到上班时间，他手机依然没开！

打他单位，单位也在找他！惊慌失措中，把电
话打给白云，白云立即把电话打到她小叔
子———现在已是刑警队队长黄秀斌的手机
上。还真找对了人，事情一下子就清楚了：江
河被金湖派出所抓了！
原来江河与网友聊天，越聊越热乎，后来

女孩约他到自己出租房，这女孩子专门以上
网“交友”为幌子，暗地从事卖淫。因正值严
打，江河被罚五千元。
又一次背叛与伤害，又一次像被人扔到

万丈冰窖，大脑又一次彻底空白。
第二天上午，我径直去法院起诉离婚。这

一天是 -..-年 +-月 +-日。距 +,,0年刚好八
个年头！我与田野八年，跟江河居然也是八年！
天下有如此巧事吗？不是宿命又是啥呢？

唐云传
郑 重

! ! ! ! ! ! ! ! ! ! ! "#上海滩的漂泊

从宁波上船，经过一夜的航程，次日黎
明，唐云到了上海的大达码头。此时，若瓢早
已在岸等候。!"#$年，日本军国主义大肆侵
华，上海已处在沦为孤岛的前夕。不少中国人
还带着梦想，以为日本人不会打到上海来，四
面八方逃难的人都汇集到上海。唐云一家刚
踏上上海滩，就遇到了住的问题。旅馆住满
了，唐云全家无处安身。还是若瓢给想了办
法，把唐云全家安排到佛教医院去住。医院毕
竟是个治疗疾病的地方，住在这里，全家都没
有一种安定感，就连善于超脱大度的唐云，这
时心里也感到失去平衡，无法作画。以卖画的
收入来维持家计的唐云，不能画画，全家的吃
饭便成了大问题。经过若瓢的几天奔波，终于
在傅中施家给唐云找到了落脚的地方。
傅中施是一家银行的董事，本人也在银

行做事，他喜欢唐云的画。傅中施的母亲信
佛，热情、善良、好客，对儿子的客人，她当然
也是很欢迎的。傅中施还有几个姐妹，一听说
“杭州的唐伯虎”要住在自己家中作画，她们
对看唐云比听唐云的传奇故事更有兴趣。唐
云搬到傅家的那天，姐妹们虽然不便到正厅
迎接，一个个都躲在楼梯的后面，偷偷地瞧着
唐云。唐云刚进中厅，傅中施的那位最小的妹
妹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唐伯虎！”还是傅家
老太太开明，她说：“唐先生住在这里，就成了
自己人，女孩子也用不着回避，都出来见见这
位唐大哥吧。”“唐大哥！”四五个女孩子从楼
梯后面走了出来，向唐云深深鞠了一躬。
唐云的妹妹唐瑛自然也就成了傅家姐妹

的好友，和她们住在楼上。唐云住在中厅，每
天都在作画。按照旧的习俗，唐云这时正是虚
岁三十，由若瓢发起，在傅家为唐云过三十岁
的生日，办了三桌酒席，请了一些朋友。若瓢
虽为出家之人，但他那一领袈裟只不过是一
个护身符，走到哪里都会交上一批朋友。在生
日宴上，若瓢把金石家邓散木、书法家白蕉介
绍给唐云。邓散木号粪翁，取古义“粪除”之

意，又名钝铁，时人都以老铁称之。白蕉
本姓何，名法治，字旭如，号复生，后改
署白蕉，又号复翁，是上海金山张堰镇
人。张堰原属松江，松江古为云间，所以
白蕉常自称“云间白蕉”。这时，唐云在
杭州的一些朋友，如丁辅之、高野侯、姜

丹书也都先唐云到了上海。唐云去宁波途中，
因落水未能前去看望的朋友施叔范亦来到上
海。旧雨新知，欢聚一堂，唐云自是很高兴。
在傅家住了一段时间，唐云也画了一些

画，那些画又都卖了出去，吃饭的钱总算有
了。在若瓢的周旋下，唐云又搬到若瓢出家之
地吉祥寺。
坐落在七浦路上的吉祥寺，虽然规模不

大，却是佛教圣地，香火很旺。寺的方丈是雪
悟和尚，主持寺内的佛事。这位雪悟和尚也是
从宁波来上海的，同时也是个三教九流无所
不交的人物。雪悟虽为出家之人，却熟谙生财
之道，寺内的收入不完全靠佛事或施主的施
舍。在吉祥寺内，他们开设了一个素餐馆，三
开间的门面，常是顾客盈门。雪悟还是烹调能
手，素菜烧得特别好。雪悟和若瓢极为投契，
雪悟管内务，若瓢办外交，把四面八方的朋友
都招引到吉祥寺来。这样，唐云住在吉祥寺，
在上海的交游一下子也广泛起来。不只是书
画界的朋友，像新闻记者郑逸梅、唐大郎、龚
之方也是吉祥寺的常客。若瓢把他们拉来吃
素餐。吃完之后就写文章在小报上宣传。这
样，吉祥寺的素餐就扬名遐迩，生意兴隆。
唐云住进吉祥寺不久，宁波延庆寺的小和

尚亦幻也来到了上海，在吉祥寺落脚。唐云看
到亦幻，白天去云游，晚上也不常在寺内。有时
在寺内，便到唐云这里坐坐，谈谈社会新闻，既
不谈佛，也不谈禅。其实，亦幻和尚是中共地下
党员，原先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后来到宁波
延庆寺出家，镀了一层佛光，披着一身袈裟，掩
护着地下党的身份。当时，上海地下党的领导
人夏衍、于伶经常到吉祥寺吃素餐，有时也参
加吉祥寺的一些佛事活动。唐云虽然和他们相
识，在一起谈禅谈画，其中的内情并不知道。在
唐云的印象里，经常来吉祥寺的还有一位大学
教授。他每次来都要吃一顿素餐，每吃素餐又
都是亦幻当跑堂，送茶送水。这时，赵朴初已经
是居士，虽是佛门信徒，但可以结婚携夫人，
他们夫妇也常来吉祥寺参加佛事活动。


